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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onement is McEwan’s classic which hybrids truth and fiction. The space of 
reality distinct from history embodies tru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ct, and an 
unexpected ending of metafiction reflects its fiction. Based on the semiotic 
rectangle theory of A. J. Greim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Briony and Robbie to reveal the moral dilemma faced by Briony, ex-
plain the subversion of reality and fiction and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the Other, and present the unity of truth and fiction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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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全名伊恩·罗素·麦克尤恩，英国小说家、短篇小说

作家和编剧，其散文风格克制、优雅，但常表现恐怖和变态主题。他的前两

部短篇小说集《初恋，最后的仪式》和《在床上》都以怪诞的演员阵容为特

色，讲述令人不安的性变态故事、黑色喜剧和对恐怖的痴迷。他的第一部小

说《水泥花园》，描述了一个乱伦的孤儿家庭的衰落。“麦克尤恩早期的作

品刻意令读者反感，可被称为一种‘震荡文学’，满纸尽是乱伦、残暴、变

态性行为和谋杀，描绘出现代社会一幅幅阴森恐怖的画面和挣扎在其中被形

形色色的欲望所折磨、所扭曲的灵魂。”[1] 20 世纪 80 年代，当麦克尤恩开

始抚养孩子时，他的小说变得不再那么耸人听闻，而是更多地关注家庭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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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例如，《赎罪》追溯了 20 世纪 30 年代由一个谎言所带来的长达 60 年的

后果。 
《赎罪》发表于 2001 年，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体现了麦克尤恩娴熟的

叙事艺术。但人们在分析《赎罪》时，往往关注其伦理视角、故事情节、心

理分析和文学流派，却忽略了小说中的深层叙事结构。本文用格雷马斯的符

号矩阵来分析《赎罪》中主要语素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揭示小说如何实现

二元对立的消解，达到真实与虚构的统一。 
A·J·格雷马斯文学符号学理论中最著名的是“符号矩阵”。“即设立

一项为 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 X，在此之外，还有与 X 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

的非 X，又有反 X 的矛盾方即非反 X。”[2] 
上述关系可以用一个“符号矩阵”表示。如图所示： 

 

 
 

在上图中，X 和反 X 之间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非 X 和反 X 矛盾但不一

定对立，非反 X 和 X 矛盾但不一定对立，非 X 和 X 之间互补，非反 X 和反 X
之间互补。 

2. 《赎罪》中的符号矩阵模式 

《赎罪》中的基本构成要素有：布里奥妮、罗比、塞西莉娅、艾米莉。

布里奥妮是故事中最主要的人物，即符号矩阵中的 X；罗比是她的对立面，

即反 X；艾米莉没有明显针对罗比但她纵容了布里奥妮对罗比的陷害，即符

号矩阵中的非 X；塞西莉娅深爱着罗比，决不宽恕布里奥妮对罗比造成的伤

害，是符号矩阵中的非反 X。因此，《赎罪》中的四个语义素可以用如下的

符号矩阵表示： 
 

 
 

由上图可以得知小说的基本结构和人物关系：布里奥妮陷害了罗比，给

罗比造成了长达一生的伤害。而知道真相的艾米莉，即布里奥妮的母亲，纵

容布里奥妮陷害罗比。因此，布里奥妮和罗比呈现出二元对立的关系，他们

的矛盾是故事的主要矛盾。此矛盾的高潮为罗比在敦刻尔克撤退中因病身亡，

使布里奥妮永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向罗比道歉。而罗比因为布里奥妮的谎言

至死都在赎自己从未犯过的罪，并且失去了与塞西莉娅生活在一起的幸福，

且终身未婚。艾米莉作为布里奥妮和塞西莉娅的母亲，为了给塞西莉娅找到

符合她阶级的结婚对象，知道真相的她不仅从未为罗比辩解，还纵容布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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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撒谎陷害罗比。在本质上，艾米莉和布里奥妮是统一的，都出于种种原因

违背了正义和道德。塞西莉娅在布里奥妮说谎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了妹妹的丑

陋之处，却没有证据证明罗比的清白。自罗比入狱之后，塞西莉娅与布里奥

妮之间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 

3. 真实与虚构的颠覆  

在小说开头，布里奥妮原本是以讨人喜欢的形象出现。她非常讲究整齐，

甚至她的房间是这幢房子的楼上唯一整洁的房间。她向往的是一个有秩序、

井井有条的世界。她还被家人认为是非常有文学天赋的孩子。她对世界的认

识也十分纯粹：“结婚——更确切地说是婚礼——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它

循规蹈矩，井然有序，是对美德的一种回报，而且有着盛大的仪式和宴会，

还有令人陶醉的白头偕老的诺言。美妙的婚礼还暗示着性极乐，这对布里奥

妮来说还无法想象。”[3]从第一部分的第一章来看，布里奥妮只是个天真、

不谙世事、对世界存有美好幻想的孩子而已。 
然而，在第一部分的第三章中，布里奥妮遇到了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

“罗比高傲地抬起一只手来，仿佛正向塞西莉娅发号施令。奇怪的是，姐姐

竟然拗不过他，开始飞快地脱去自己的衣服。现在她的裙子都滑倒了地上，

而他则双手叉腰，一脸不耐烦地看着她从裙子里跨出来……看着姐姐遭受这

般羞辱，她觉得自己该把眼睛闭起来才是。”[3]这一幕给布里奥妮留下的印

象太深以至于她产生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布里奥妮在十

岁时在罗比面前故意跳水以试探罗比会不会救她。当罗比冒着生命危险把她

救上来后，她却对他说“我爱你”。这说明她沉浸在自我想象的世界里无法

自拔，而且她无法分清爱与关心，无法理解性，也无法理解成人世界中的微

妙情感。她一直在遐想，一直在猜测，一直在怀疑，一直在假设。“自我”

是未成年布里奥妮的最关键表征，她为自己建立了一整套有序的世界观，不

容许其他人侵犯。在她的想象世界中，其他人的真实想法是模糊的、无需深

入探究的，自己所奉行的有序秩序才是圭臬。 
她如此沉溺于想象中的世界，以致她偷读罗比写给塞西莉娅的信后凭自

己的直觉产生了极度的恶心感。“事实证明，布里奥妮确实通过她的想象重

造了一个世界。一如凯瑟琳·莫兰，布里奥妮也用其想象力把一个无辜的人

设想成有罪。”[4]她认为自己有帮助姐姐的责任，虽然她根据以往的经验，

知道姐姐会跟她翻脸。她甚至永远不会原谅罗比的下流思想。不知道她的悲

伤究竟是感觉姐姐受到了威胁，还是在想象世界中感觉罗比“背叛”了自己。

她对罗比有着先入为主的看法，相信的力量在布里奥妮的世界里超乎于眼睛。

她告诉罗拉，罗比是个色情狂。“只有她更为专注地投入，她才能压抑住那

些疑虑。”[3]在潜意识里，布里奥妮清楚自己对于喷泉事件以及罗比“下流”

文字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无知的，但她仍然义无反顾地相信了自

己仅凭想象就得出的结论。这种模棱两可而又不负责任的想法是布里奥妮对

于既定秩序的坚持，也是对自己想象世界权威性的维护。从“喷泉困惑”“跳

水试探”和“偷读信件”这三件事为布里奥妮对罗比的灾难性误解作出铺垫，

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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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奥妮的待救公主型的自我虚像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道德剧的

阅读吸纳而渐渐隐去，代之以更为积极主动、更具成人色彩的英雄形象。”

[5]在第十章中，布里奥妮误打误撞地走进了藏书室，她看到了罗比与塞西莉

娅做爱的场景，但却认为那是“一次袭击，一场肉搏战”[3]。这便是布里奥

妮对罗比产生灾难性误解的关键时刻，处于想象世界里的她再一次被自以为

的正义感占据了，她认为是她的出现救了姐姐，尽管姐姐与她擦肩而过时没

有一点感激或如释重负的表示，并且罗比也没有做色情狂做的事情——攻击

她，罗比甚至根本没有抬头看她。种种事实表明她无需为成人感情的事操心，

可她仍旧被想象牵住了鼻子——她认定罗比是色情狂，并且只根据自己的臆

测来证明自己想法的正确性，而置现实于不顾。刻板印象是自我与他者之间

的一条鸿沟，布里奥妮的自我意识刻意忽视了他者的反应与思想，用故意误

解或曲解加强对自我的肯定与对想象世界权威性的认同。 
在陈述案发经过的过程中，布里奥妮意识到了罗比犯此罪行的种种疑点，

“布里奥妮陈述案发经过，但控诉的内容有重重疑点，犹如釉面上的瑕疵和

细纹。每当布里奥妮意识到这些疑点时，她就感觉胃中猛然一沉。”[3]她明

白自己在作此判断时并没有事实依据，即她事实上诬陷了罗比。即便她认识

到了这一点，她也没有胆量向审讯官坦白自己对罗比的诬陷——她无法面对

被揭穿伪善后的阴暗的自己，因此她最终选择了将错就错。“当罗比在黑暗

中单枪匹马搜寻，并于第二天清晨肩背手携双胞胎归来时，迎接他的不是赞

扬和感谢，而是警察银色的手铐。”[6]诬陷他者这一行为使得布里奥妮彻底

陷入一种道德困境，即真实与虚构的颠覆。 

4. 自我与他者的抗衡 

艾米莉作为布里奥妮的母亲，她的想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布里奥妮。在

本书第一部分的第六章，艾米莉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脑海里操心着孩子们

的未来。“过了好几分钟，她听到卧室外走廊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脚步

声听起来有点闷，她推测一定是赤着脚，所以那肯定是布里奥妮。”[3]虽然

艾米莉由于身体原因不能时时看着孩子们的动作，但她躺在卧室也可以做到

推测房子里其他人的一举一动。“别人耳中的嗡嗡之音，在她听来却是黄钟

大吕。她那警觉的感官就像一台古旧的收音机，伸出猫须，随时微调，放大

了的声音几近令人难以容忍。她躺在黑暗中，却知道一切。她动之甚少，却

知之甚多。”[3]通过对艾米莉感官的描述，麦克尤恩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病重

卧床却知晓其他人动态的母亲形象，为下文艾米莉推测到强奸罗拉真正的凶

手却纵容布里奥妮诬陷罗比作了铺垫。艾米莉比家里其他所有人都更清楚每

一天她所在的房子里在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说，她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明白房

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及前因后果。 
“她侧着身，一只手抓住枕头的一角，一动不动地注意着整个屋子的动

静。起先没有任何异常声音，后来传来一阵轻声尖笑，又很快地戛然而止，

就好像黑暗中一盏忽明忽暗的灯。那是罗拉。她正在婴儿室与马歇尔在一起。”

[3]麦克尤恩没有继续描述罗拉和马歇尔正在做什么，这给予了读者想象的空

间：为什么他们让婴儿室的孩子们出去了，然后两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他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940


Z. R. Qi 
 

 

DOI: 10.4236/oalib.1108940 5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们究竟在做什么？罗拉为什么发出了一阵轻笑？轻笑暗示了什么？在第一部

的第十三章，布里奥妮认为罗拉被强奸了，并且坚持说强奸罗拉的人一定是

罗比。然而，犯下罪行的人真的是罗比吗？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在本书的第

三部得到揭晓：马歇尔和罗拉结婚了。罗拉“被强奸案”的真相是，罪犯不

是被判有罪的罗比，而是被认为“清白”的马歇尔。艾米莉知道真相，但她

的自利己主义默许布里奥妮作伪证，且阻断了布里奥妮反悔的余地，目的是

阻止出身“下贱”的罗比和自己的女儿塞西莉亚在一起。艾米莉出于私心，

损害了罗比的幸福，也使布里奥妮背上了谎言所带来的枷锁。 
在第一部的第十二章，艾米莉“想起了饭桌前的罗比。在此之前，艾米

莉已经注意到他那呆滞的神情中已经有些躁狂。难道他抽了大麻？艾米莉在

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关于大麻的文章，这些大麻让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变得精神

失常。艾米莉很喜欢罗比，也为格蕾丝·特纳感到高兴。事实证明罗比的确

是个聪明的孩子。”[3]艾米莉的思绪飘忽不定，她看似欣赏罗比，认可他的

聪明，实际上字里行间透露出她的虚伪，“杰克曾提出为罗比支付学费，但

艾米莉表示反对，这有点多管闲事的意味。”[3]在看似善良的外表下，艾米

莉实则是个非常势利又伪善的人，她看不起出身低下的罗比，也不愿意资助

他，却违心地认为自己喜欢罗比。布里奥妮对于罗比的看法或多或少地会受

到母亲的影响，母亲对罗比的偏见是导致布里奥妮对罗比持有灾难性误解的

重要因素之一。 
在罗拉被强奸之后，布里奥妮还没等罗拉回答就主观性地判断做出这件

事的人就是罗比。在罗拉说出可能不是罗比之后，布里奥妮却依然把这种判

断强加在罗拉的意识中——犯下罪行的人一定是罗比。布里奥妮对罗比的种

种误解、臆测与诬陷使她与罗比形成了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在布里奥妮

幻想向罗比和塞西莉娅道歉的场景中得到了证实：她想象中的罗比对她说，

“该扭断你的脖子呢，还是把你推出房外，扔下楼梯？”[3]这是深陷道德困

境的布里奥妮想象中罗比与她抗衡的局面，反映了布里奥妮陷害他者后内心

的彷徨与内疚，以及对自我的怀疑。 
塞西莉娅在布里奥妮诬陷罗比强奸了罗拉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了妹妹的丑

陋之处，自从心爱之人被诬陷入狱后再也没有原谅妹妹布里奥妮。在给罗比

的信中，塞西莉亚把布里奥妮描述成“幻想狂”，“梦想家”，体现了她对

沉溺于想象世界中的布里奥妮的厌恶和轻视，而布里奥妮直至塞西莉亚死去

都没有摆脱姐姐对她的这种印象。正是布里奥妮想象世界中的理所当然和所

谓的正义毁了他者罗比的一生。 

5. 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 

对艾米莉来说，聪明在财富面前一文不值。她想要女儿塞西莉亚嫁给一

个有钱有地位的人，而不是罗比这种聪明却穷困的小伙子。同布里奥妮一样，

艾米莉也应该赎罪。作为一个成年人，明明清楚自己对布里奥妮说谎的纵容

会给罗比和塞西莉亚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仍因私心踏上了无可挽回的路。她

的私心是以利己主义的表现，是对他者无情的贬低和践踏。罗比作为与艾米

莉相对的他者，平白无故遭受了不该承受的生命之重。而艾米莉的自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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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不仅没有实现，还失去了两个女儿的信任和爱。塞西莉亚在罗比入狱后

不久就和艾米莉断绝了关系，布里奥妮长大后也意识到艾米莉看似支持了自

己，实则把自己推向了没有尽头的赎罪深渊。布里奥妮与母亲断绝往来的决

定，是消解自己与罗比二元对立关系的一个尝试。让艾米莉遭受不亚于罗比

母亲的痛苦是她赎罪的一部分。 
在第三部，布里奥妮终于见到了姐姐塞西莉亚，结果塞西莉亚对她说永

远不会原谅她。“她姐姐露出狂野的笑容，这时布里奥妮才明白，她对姐姐

是多么地害怕。她怕姐姐生气，但更怕姐姐嘲笑她。”[3]担心塞西莉亚的指

责是布里奥妮自我意识弱化的表征。未成年时的布里奥妮自我意识过强，在

陷害罗比时没有想到姐姐会有多么伤心、失望、生气；但成年后对姐姐反应

的担心把她对他者的共情心理展露无遗，因为这是布里奥妮想象中与塞西莉

亚的会面，现实中的她并没有再见过塞西莉亚。 
布里奥妮在第三部中作为一个护士，放弃了自己进入大学深造的梦想，

打破了天真的自我主义。成为护士是布里奥妮强迫自己面对现实的第一步，

这个选择是她试图从道德困境中解脱的一个尝试。她通过逃离家人缓解道德

焦虑，同时在服从医院的权威中削弱了自我权威，以此弥补对他者造成的伤

害。她曾经剥夺了他者的自由，这种自我惩罚式的对自我的消解即是她剥夺

自己自由的努力，是忏悔的表现。 
布里奥妮试图用写作的方式揭露自己的犯下的过错，这是强迫自己面对

现实的第二步。“直到倒数第五页布里奥妮才缓缓揭示出事实真相：读者翘

首以待的布里奥妮的赎罪行动原来就是她用 59 年时间完成的这部小说。”[7]
她笔下虚构的圆满结局象征着她同情心的生长以及阴暗心理的消退。布里奥

妮对他者的愧疚与同情，遗憾与悔过在小说结尾达到了高潮。她写道“只要

我最后一稿的打印孤本留存于世，那么我那纯洁率性而有奇缘的姐妹和她的

医生王子定会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她以为“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

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绝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

忘和绝望的抗衡。”[3]布里奥妮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是对抗自我中心主义的

方式，她承认了自我对他者做出可怕伤害的事实，从而通过写作自证自己的

罪行，期望以此慰藉他者的伤痛。 
“也许，年老痴呆最终带走她的知性、理性，从而带走她的遗憾和悔过

之心，也许只有死亡可以将一切掩埋，让她彻底解脱。”[8]布里奥妮在写作

中对于罗比与塞西莉亚共同生活的美好祝福是她勇于面对他者思想的一大努

力，这种期望与她曾经的自我主义相背离，与她曾经沉溺的想象世界的自我

权威性形成挑战。她对自我权威性的否定、对他者的移情，表现了布里奥妮

把自己化尊为卑，把罗比化卑为尊，这象征着她与罗比二元对立关系中等级

秩序的翻转。自此，她与罗比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消解，她所生活的真实世

界与想象中的虚构世界达成统一。 

6. 结语 

“为赎罪而写作，用写作来忏悔，赎罪与创作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麦克

尤恩最终上升到元小说式的对人生、对人性乃至对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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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思考。”[9]《赎罪》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通过描写布里奥妮的心智历

程以及其与罗比的二元对立关系，表现了罪恶与赎罪的主题。“他将布里奥

妮内心的忏悔与强烈的个人私欲相对照，运用自反的解构叙事话语洞射出对

人性善恶问题的深层思考，展现人性是怎样在良知与情感的漩涡中挣扎彷

徨。”[10]布里奥妮希望通过写作赎罪不仅是为了获得心理安慰，更是为了审

视自己陷入的道德困境，以警示后人不要因为臆测和误解做出错误的选择使

自己抱憾终身。 
《赎罪》不仅体现了诬陷者布里奥妮通过混淆真实与虚构所面临的道德

困境，而且揭示了由此带来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由写作表达忏悔，

以虚构弥补真实，布里奥妮最终承认了自己罪恶的作伪证事实，通过虚构赋

予他者美满结局，消解了自己与罗比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了真实与虚

构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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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 Keywords in Chinese) 

真实与虚构的颠覆与统一——《赎罪》中的二元对立关系 

摘要：《赎罪》是麦克尤恩杂糅真实与虚构的经典之作，有别于历史的现实

空间，体现真实；重构事实，出人意料的元小说结尾，实为虚构。本文运用

A·J·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理论，分析小说中主要人物布里奥妮和罗比之间

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这一全新视角解读《赎罪》，揭示布里奥妮所面临的道

德困境，论述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的颠覆，展现自我与他者的抗衡，以及二元

对立消解之后真实与虚构的统一。 

关键词：《赎罪》，真实，虚构，二元对立，道德困境，自我与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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